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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狗识人
□孙道荣

小区里养狗的人越来越多了，在小区里散
步，经常能遭遇遛狗的人，情形多半是这样的，
先看见跑在前面的狗，再看见跟在狗后面的
人。这与乡村截然不同，在乡下，更多的是狗
夹着尾巴，跟在农人或孩童的后面。

遭遇多了，我也练出了一个小本领，就是
看一眼前面的狗，就能够大致判断出，后面的
狗主子，是个什么样的人。

大多的宠物狗，见到人，就会热情地往你
身上凑，小鼻子亲密地嗅着你的鞋尖和裤脚，
尾巴摇得宛若大风下的旗帜。这样的狗，平时
显然得到了狗主人太多的宠爱，认为凡是人，
皆是它的主人，或者朋友。这与我们中的大多
数人都是友善、好客的一样。遇见这样的狗，
人们也乐于停下脚步，逗逗它，而跟在后面的
狗主人，走过来的时候，也会冲你善意地笑
笑。这样的人，即使不是什么大善人，至少没
有什么恶意。

另一种狗，见到人则会“汪汪”地叫个不
停，仿佛你抢了它的骨头，或者侵占了它的专
有道路似的。在大路上行车，常被人莫名其妙
地摁喇叭，闪灯，与这狗一个德
行。倘是个孩子，会被它的凶
样吓得哭起来，尖叫地避让，它
就会追着孩子吠叫。但如果你
是个壮汉，怒目而视，甚或狠狠
地跺跺脚，这厮就会反被吓得一
溜烟地跑开。狗的主子远远地
听见了叫声，有的会嘻嘻哈哈地
呵斥几声，语气里掩藏着高人一
等的快意；有的不但不呵斥他的
狗，还会从鼻腔里哼出一股怪
气：“你怎么跟 ta 一般见识！”也
不知道这话是跟狗讲的，还是跟
人说的。这样的人，不是个难缠
的刺头，就是尖酸刻薄惯了。但
和他的狗一样，往往是个纸老虎，你真要和他拉
开对仗的架势，他又会远远地跳开，比兔子还快。

有的狗，穿着精致的小背心，甚至四只爪子
上都穿着漂亮的套子，走起路来，摇头晃脑，像个
骄傲的王子或公主，对与它相遇的陌生人，以及
看起来就邋遢不堪的其他狗，它都一概不屑一
顾。不用说，这样的狗生活在殷实之家，养尊处
优、傲慢骄横惯了，它的主子，即使与你住门对
门，可能也从不主动与你微笑点头。这不足为
怪，它和他，都有自己的圈子。有的狗，高大威
猛，舌头伸得比扒手的手还要长，看见一棵树，或
一只垃圾筒，都要跷起后腿，做点记号，据为己
有。它的脖子上，套着狗圈，但很多时候，链子是
拖在地上的，并没有被牵着，这让与它遭遇的人，
呼吸都骤然变细了。而跟在它后面的人，惬意无
人地吹着口哨，脖子上的金链子，比狗圈还粗。
他不是暴发户，就是背后有大树的人，谁知道呢。

我很少在意这些狗的品种，就像一个人的品
行，与他的肤色毫无关系一样。我看过一个资
料，说狗自从被人类驯服之后，就一直将人类视
为自己当然的主人。但同样一条狗，被什么样的
人豢养，性情和品性，却迥然有异。有几次，我在
小区里看见一条狗，总是耷拉着脑袋走路，很抑郁
的样子，看见人，就远远地让到一侧，也从没看见
它与别的狗有过什么耳鬓厮磨的交欢，而它的主
人我是认得的，一个很开朗很善谈很友好的人，奇
怪他怎么会将一条狗养得这么乖张？后来一聊才
知道，这条狗本是他一个朋友的，朋友离异之后，
形单影只，郁郁寡欢，性格变得越来越怪异，前不
久，因为患了压抑症，住进了医院，狗才不得不交
给朋友代养。

小区里还有条狗，让我印象深刻。这是条纯
种的京巴犬，应该很温顺的，然而它不，不论是遇
到人，还是遇到别的狗，这厮一律狂吠不已，仿佛
天底下的人和狗，都欠了它十万八千似的。养它
的主人，是一对小夫妻，就住在我家楼上，有时半
夜能听到小两口甜蜜的歌声，有时凌晨时分，又
会忽然听见摔桌子砸碗的惊天响动，日子过得磕
磕碰碰，而伴随着锅碗抢地的声音，便是可怜的
京巴犬恐慌、绝望、无助的吠叫声。可见，对一条
狗来说，遇人不淑，也是相当命苦的。

每一条狗的身上，都深深地打上了豢养它的
人的烙印，不过，虽然看狗能够识人，但我不得不
承认，我也经常有看走眼的时候，比如我们从任
何一条狗的身上，都能够看到忠诚，而跟在它后
面的很多人，却早已丧失了这条本性。

夏天是最容易被雨弄湿的季节，大雨，
小雨，阵雨，隔三岔五的来上一场，想不弄湿
都不行。这不，昨晚上又下了一场小雨，雨
点太小，悄无声息地从天上飘下来，又悄无
声息地钻进土里，偷似的，一点响声都没留
下。所以，吴雨根本不知道昨晚下了雨。

一大早，丈夫就走了，到他的公司忙去
了，订单一个接一个，疯了似的，不忙才怪。
吴雨还在床上赖着，尤韵把电话打了过来，
尤韵说，今天聚聚？吴雨无可无不可的，说，
聚聚就聚聚。

她们都是全职太太，有闲阶层，手里有
大把的空闲，或打麻将，或聊天喝茶。尤韵
说的聚聚，就是喝茶。吴雨赶到龙湖村时，
尤韵已经先来了，茶也业已泡好，正宗的安
溪铁观音，有点涩口，回味却绵香不绝。

女人坐在一起，聊的大多是无聊的话
题，不外美容、时装、首饰，当然还有女人和
男人。尤韵说，最近听朋友说了个段子，特
有意思，听不听？吴雨说，听，有意思的东西
谁不听啊。尤韵说，是验证男人有无外遇的
法子，一验一个准。吴雨说，我以为是什么
好段子呢，我用不着。尤韵说，先别忙着下
结论，听了再说。尤韵说起了那个段子：手

机到家就关，短信看完就删，
睡觉呼噜连天，内裤经常反
穿。有意思吧？符合其中三
条，是疑似有外遇，符合四条
呢，便可以确认了。吴雨问
她，你家那位是疑似还是确
认？尤韵说，你家那位，要个

儿有个儿，要样儿有样儿，生意做得风生水
起，小心找个小三把你甩了。

吴雨抿了口茶，笑笑，显得非常自信，
说，我家那位是四等男人，下班马上回家，不
会在外拈花惹草的。

屁！尤韵说，你以为你漂亮不是？男人
都是见腥就沾的。尤韵说得愤愤的，好像要
一口把人吞了似的。吴雨这才想起来，尤韵
家那位公子哥是个花心大萝卜，夜不归宿是
常事，这是捅了尤韵的肺管子了。

不过，这次喝茶，还是在吴雨心里留下
了些什么，疙疙瘩瘩的说不清楚。

吴雨开始留意，丈夫的手机是否到家就
关。没有。短信也没看完就删，收到有意思
的短信，还把手机举到吴雨脸前，两人一起
看，说，太他妈的有意思了。可吴雨还是发
现，睡觉呼噜连天倒是符合，丈夫每天九点
到家，吃罢，洗过，刚沾床，呼噜便响了起
来。第二天，吴雨问丈夫，你哪来那么多瞌
睡？沾床就睡过去了？丈夫轻描淡写，说，
忙呗，累呗，瞌睡自然多了。

发现丈夫内裤反穿是距那次喝茶不久，
丈夫早早睡了，吴雨睡不着，一时心血来潮，
揭开凉被，查看丈夫的内裤。那条黑底撒金
点内裤，是吴雨为他选的，丈夫肤色白，黑短
裤衬着，让吴雨常有一种冲动的感觉。可现
在，吴雨蒙了：丈夫内裤真的穿反了！吴雨
啪一巴掌下去，把丈夫拍醒了。丈夫十分不
满，嘟囔说，你神经病啊，深更半夜的！吴雨
指指他反穿的内裤，问，这是怎么回事？被
人捉奸了？丈夫笑笑，说，早上走得急，穿反

了呗。吴雨说，说得轻巧！就这么简单？丈
夫不笑了，说，这能说明什么，你怀疑我？吴
雨说，难道不值得怀疑吗？

两人爆发了婚后第一次争吵。
夫妻吵架，有了第一次，难免会有第二

次，第三次，吸毒上瘾似的。没过多久，丈夫
洗澡，放在茶几上的手机响起了短信提示
音。吴雨鬼使神差，把手伸出去。短信是一
个客户来的，说打款的事。吴雨正翻看着，
丈夫洗完澡出来，看着她，既惊讶，又不可思
议，接着便是不悦和愤怒。但他什么也没
说，从卧室抱出枕头，去了另一个房间。

夫妻关系紧张起来了，虽然丈夫照常下
班回家，照常吃饭睡觉，对吴雨却爱答不理
的。吴雨也端着架子，不理丈夫：甩脸子给
谁看呀，你内裤就是反穿了嘛，你就是呼噜
连天了嘛，你就是外遇疑似了嘛。但她没
说，你冷我也冷，看谁冷得过谁！

终于有一天，丈夫说，我们分手吧。吴
雨就问为什么？在外边有女人了？丈夫说，
没有，我不愿在猜忌中过日子，夫妻一旦失
去信任，日子过着还有什么意思？你以前不
这样的。吴雨说，那是我傻。丈夫说，你现
在更傻！

离婚以后的吴雨，常常反思这段婚姻：原
先不是过得好好的吗？怎么说离就离了呢？

夏天的最后一天，尤韵打来电话，说，
聚聚？吴雨想也没想，说，算了吧，没意
思。尤韵说，我最近听了个段子，特有意
思。吴雨说，一个夏天都被弄湿了，还喝
的哪门子茶呀。

何家粉坊在北街口，很大的一个院落。院子里栽了不少木桩，上
面扯满了绳索，为的是晾晒粉条儿。

何家主人叫何焕章，我与他的小女儿是同学。何焕章有五个儿
子两个女儿，号称五男二女。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是一个年过花甲
的老头儿。高个儿，大稀顶。只是背有些驮。何焕章年轻时曾在镇
东郑埠口一个土财主家当粉匠，土改后，他回到镇上，自己干起了粉
坊。

豫东一带盛产红薯，原料是不缺的，只是将红薯变成粉条儿，工
序较复杂。当时还没有打粉机什么的，一切全是手工操作。每年中
秋过后，何家就开始收购鲜红薯。收到红薯后，先淘洗干净，然后倒
进一个木槽里，用钢铲将其铲碎。木槽多是用厚柳木做的，长方形，
利于两边多站人。底部很厚，为的是耐用。钢铲也是特制的，一尺多
长，一拃来宽，背上焊两根二尺高的钢筋，又安上了横木柄。持铲人
双手握柄，将大块红薯剁成拇指般大小后，开始上磨。

磨是石磨，我们那地方儿称为“粉磨”，比磨面粉的石磨要大要
厚，磨眼也粗不少。磨上方吊有一水桶，底部有眼儿，内插一根芦苇
什么的，可不停地朝下滴水。磨盘与豆腐磨相似，周围镶有一拃高的
木栏板，留有口，口下面有条大肚砂缸，粉浆流进缸内，再舀出倒进一
个很大的粉罗里，开始晃浆，直至将浆“晃”净冲洗几遍后，才开始澄
芡——也就是淀粉。淀粉沉下成块后，将上面的水小心撇净，再将粉
块挖进一个兜单里，使其沉为一个大砣，晾干后再等到春节前下粉条
儿赶年集。

下粉条儿更是一项比较繁重又繁琐的活计，而且需要壮劳力，开
锅之前，先是将粉砣砸碎在一个大盆里将其揣成糊状，四条汉子围盆
而立用力气。那盆很大很深，放在一个粗壮的木架子上。旁边有专
人添水续水。水的温度要适中，不可将粉烫熟，又不可太凉“粉”不开
芡。四个人都是光膀子，双手在大盆里揣，边用力边转着圈儿边喝着
号子，为的是掏力要整齐。这时候，大铁锅里的水已经烧沸，开始下
粉了。下粉人腰系一条大带子，手持粉瓢——粉瓢为铜制，马勺般大
小，底部有九个或十一个眼儿。那眼儿有羊眼般大小。铜瓢有长把
儿，二尺见长。下粉人一手端瓢，并把瓢把儿掖在腰儿上的大带子
里，为的是帮端瓢的手更有力；另一只手开始下粉。旁有一人专往瓢
内续揣成的糊状淀粉，下粉人用手不停地拍打。粉条儿粗细可由下
粉人掌控，将粉瓢端高便细，放低便粗。粉从瓢里分成数条儿落进沸
水里，立刻变熟，就成了粉条儿。锅里的另一边有人将热粉条捞进锅
旁的一个凉水缸里，为的是冷却后不再发粘，够一挂了，就有人用三
尺见长的细竹竿或木棍儿一下捞出，挂在当院里的绳索上，晒干或冻
干。冻干是利用天寒地冻将粉里的水冻成冰，轻轻一敲打冰碴儿便
掉下。这种粉条儿在我们那里称为“冻粉条儿”，一般非急卖不下此
种粉。

土改后农村中已不允许雇工，何焕章能开粉坊的原因主要是有
“五男二女”。1956年的时候，他的几个儿子业已结婚，儿子媳妇一大
群，开粉坊要有足够的劳力，何家粉坊那几年很红火，后来农村实行
集体化，何家粉坊也就随着集体化进程消失了。但何焕章长寿，活到
85岁。他活着的时候，人们一看到他就会想起何家粉坊。他离世以
后，何家粉坊也像是随着主人入了土，很少有人提及了。

□李培俊

耿饼，是风干
的记忆。

我姥爷称呼柿
饼为“耿饼”，那时
我没来得及细问。
只知道耿饼就是柿
饼的别名。像人有
乳名。

三十年后，看
《儒林外史》，第一
回里记载王冕自山
东归来回家，有一
段 琐 碎 的 文 字 ：

“ 打 开 行 李 ，取 出
一匹蚕，一包耿
饼，拿过去拜谢了
秦 老 。”后 面 有 注
释，才知道为什么
叫“耿饼”。

也知道我三十
年前吃过，并且瞎
吃了三十年。

山东菏泽与我
们那里一河之隔，
黄河为界，河东河
西。菏泽耿庄出产
柿 饼 ，故 叫 耿 饼 。
耿饼以耿庄为中心
去划半径，因为近，
自然是要销到我们
北中原那里。菏泽
古称曹州，当年那里有个黄巢，和我们长垣县的王仙芝配合，折腾
了一番。这耿饼更早叫曹州耿饼，据说，在明代就是贡品。皇帝曾
坐在龙椅上，一边上朝批阅奏章一边嚼柿饼。

耿饼特征是小而厚，橙黄透明，霜厚无核。近似明人小品。
我们北中原乡村集市上是这样卖柿饼的：
先用细长的柳条将柿饼一枚枚穿起来，一串串挂在车上，我们

戏称像是穿“驴粪蛋蛋”。那时，我跟在姥姥后面在乡村走亲戚，我
们送去杏果，回家时，亲戚多回赠这样的柿饼，叫“压”。

至今，北中原偏僻的集市上还有这样的卖法。古风犹存。让
我看得恍然如梦。

柿饼上的那一层白粉，叫柿饼霜，属自然而生。常被姥姥收集
起来，用纸包好，储存到瓦罐里。每当我烂嘴或舌头溃疡时，就敷
上一抹柿饼霜，很快就会痊愈。

在严冬乡村，吃柿饼时我先用舌尖舔舔，再慢慢收回。感觉柿
饼霜就是耿饼出的一层细汗。

人间食话

耿饼
□冯杰


